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我要投诉

“我要投诉。”

“先生，那个，我们的装修有什麽问题吗？”

“有。很多的问题。墙壁渗水，水管漏水，插头漏电，吊顶有裂缝，柜子门关不上。你们到底是怎麽做事情的？嗯？好歹我也花了十几万，弄了个豆腐渣工程。我还得在那儿住一辈子呢。”

李小姐面红耳赤。对面这人，看上去牛高马大，油头粉面，痞里痞气，不太好招惹，忙说：“对不起，请稍等，我去把合同档案拿过来看看。”

高明跷著二郎腿，打量著这间接待室。那时候签合同也是在这儿签的，接待小姐却是另一个人，看上去很厉害很精明的一个女人。两个人讨价还价弄了很久，好不容易才搞定。靠，讨价还价，这麽没品的事情老子都做了，居然给我搞一豆腐渣工程？

高明其实并不高明。讨价还价的後果，不就是豆腐渣吗？什麽东西都是一分钱一分货，价钱下来了，质量当然也下来了。

李小姐又进来，一边看著合同一边自言自语：“不应该啊，钱程做的工程，不应该这麽糟啊？啊，高先生，您确定您装修的房子真的有那样的毛病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高明嚣张地说：“那电视墙，还掉下来一块，差点把我的液晶给砸碎了，你说怎麽办吧。”

“您等等。我们派人去看看，再商量怎麽处理。”

“快点啊，老子没有空等了。不然，今天315，我告到消费者协会去。”

李小姐满头大汗。那个小子，看上去像个游手好闲的小混混，不是来讹人的吧？我们公司，做得再差，也不会差到那个样子去啊？

一通电话把正在做事的钱程喊了过来。一头雾水的钱程，看到高明，脸色顿时垮了下来：“高先生，您到底是怎麽回事？什麽工程质量不过关？开玩笑的吧。”

“这种事情，怎麽能开玩笑？”高明鼻孔朝天，哼哼了几声。“你做的东西不好，还这麽神气？现在，无论什麽东西都有个保质期呢，你们这装修，保质期也太短了！”

钱程强忍著怒气，俊俏的脸上冷若冰霜：“那，高先生有何指教？”

高明手一指钱程的鼻子：“你，跟我去看看，然後给我个交待，我看，恐怕要重新做。如果不去，”高明凑近钱程，恶狠狠地说：“我就去消费者协会投诉去，你们公司糊弄人！”

李小姐见钱程气急，又不好对顾客发脾气，那个客人，凶得要死，嚣张得要命，比钱程高了半个头，生怕钱程会吃亏，忙上前赔笑：“高先生，如果真是我们公司工作的失误，您放心，我们会赔偿的。这样吧，您先回去，我们……”

“回去？”高明的脸色更加难看：“我一走，你们还会好好地处理？”一屁股坐下：“不如，钱老板跟我走一趟吧？”

李小姐见钱程把怒气压制住了，忙说：“钱哥，这事？”

“我跟你走一趟。小李，这事情，先别往上报。说不定，高先生会改变主意呢。”

高明笑了，那个猥琐劲，看得李小姐直哆嗦。她很熟悉这样的笑，也很熟悉那眼里的神色。这样的男人，好色得要命。这个高先生，莫非是传说中的gay，看上我们钱哥，我们钱哥不从，然後就上门找碴？

难得的正义感激发了李小姐，她挺身而出：“这样吧，钱哥，我陪你一起去高先生那儿看看，然後我们坐下好好谈谈。”

高明脸一下就黑了，见钱程点头，一甩椅子，气呼呼地走在了前头。

一进门，李小姐吓了一跳，这房子里，乱成一猪窝。房子是好房子，装修……李小姐只管接待，刚来的，对业务还不太熟悉，见墙上的墙漆斑斑点点，电视墙果然掉下来一块，抬头，吊顶，似乎没有什麽问题，心里先就有点慌了。

高明斜著眼睛看看钱程，又看看李小姐，鼻子里直哼哼。

李小姐回头，见钱程泰然自若地在长沙发上坐下，便凑上前去：“钱哥，这是怎麽回事？”

“讹人。你看不出吗？”

“可是，这个……”

“这样吧。你先回去，我跟这位高先生谈谈。看看他到底想要什麽？”

李小姐犹豫片刻，终於说了：“钱哥，我说错了你可别生气，好像，这位高先生对你图谋不轨。”

“嗯？”钱程看著她，目光犀利。

“他瞧著你那样子，好像流氓瞧著美女似的。啊啊，可千万别生气，听说，有一种男人喜欢男人的……”

“你的意思，是你留下来跟他谈？”

李小姐哆嗦了一下。万一自己看走眼了，那家夥喜欢女人，那自己……

“你呀，”钱程拍拍她的肩，“光天化日之下，他能够做什麽？再说，我还怕他非礼我吗？你先回去，啊，如果有什麽事情，我会打你电话的。不过，估计要一阵子。下班前我给你电话，好不好？”

李小姐点点头，跟高明寒暄两句，走了。

李小姐一走，高明扭扭捏捏，半天没有放一个屁。钱程不耐烦了：“高先生，有什麽要求，您尽管提，我们公司会好好考虑的。”

高明慢慢地走到沙发边，在短沙发上坐下了，手放在裤裆上，慢慢地摩挲起自己的性器。

钱程往沙发上一靠，二郎腿一翘，露出嘲讽的笑。

高明猛地站起来，飞速地脱掉裤子，又坐下，两腿一分开，昂扬的性器和隐秘的褐红色的後穴就展现在钱程的眼前。

高明一伸手，从屁股後面拿出一个东西，原来是一个电动按摩棒，也就是模拟性器。然後，高明左手抚弄著已经抬头的性器，右手把按摩棒放到口里舔舐，红红的舌头，顺著柱身往上舔，眼睛望钱程那儿瞟。

钱程皱著眉头，凤眼眯起：“高先生，您这是什麽意思？”

高明也不说话，将按摩棒放到口里含著，褐色的按摩棒在他的口里进进出出，终於，口水顺著按摩棒淌了下来。

过了一会儿，拿出润滑剂，抹在按摩棒上，将棒子抵住自己的穴口，慢慢地往里挤。因为疼痛，浓眉锁了起来。

将棒子插入得差不多了，又往外抽。高明闭上眼睛，持续著抽插的动作，渐渐的，软掉的性器又硬了起来，高明的呻吟也溢出口来。

钱程端坐在那儿，一动不动。

弄了一会儿，高明睁开眼睛，见钱程脸虽然红了，却仍然不动声色，便打开开关，按摩棒嗡嗡地响了起来，把高明褐色的穴口折磨得转为深红，粘液滴答下来。

高明忍受著按摩棒的侵扰，费力地站起身，死命地夹住那东西，费力地走到钱程的跟前，跪下，把钱程的二郎腿放下，解开钱程的皮带，裤子扒拉下来，钱程巨大的性器跳出，一柱擎天，傲然地怒视著高明。

高明吞了一下口水，张开嘴，将那热腾腾的肉柱含在了口中。头起起伏伏，让那肉柱在自己的嘴里出入。

钱程往後靠了靠，伸出手，又缩回来，握拳，靠在身体旁边，闭上了眼睛。

真他妈的舒服。

高明有点儿抗不住了。後穴那持续震动的玩意儿直往外溜，要一只手扶著，另一只手要扶著钱程的性器，头要动，舌头要动，不一会儿，累了，手一松，按摩棒掉了出来。

高明站起来，跨坐在钱程的腰腹，扶住钱程的性器，对准自己的穴口，慢慢地坐了下去，直到没根。

按摩棒在地上继续地嗡嗡著，高明手撑在钱程的肩上，起来，坐下，再起来，再坐下，见钱程的脸色仍然那麽冷静，性器虽然又硬又烫，人却还是那麽冷漠无情，高明一下子泻了气，坐在钱程的欲根上，哭丧著脸说：“程程，你还是不肯原谅我吗？”

“你做了什麽事，需要我的原谅？”钱程睁开眼睛，凝视著眼前这坨扶不上墙的稀泥。

“我不该乱搞。我知道错了，你别不理我。”

“乱搞？这麽轻描淡写？嗯？你把女人带到我们的家，乱搞？嗯？！”

“我什麽也没有做啊！你就回来了，真的没有做啊！”

“两个人脱光光，还什麽都没做？自己快动！”

高明赶紧摆了一下腰肢：“是啊，还没有来得及呢。”

“那，如果我没有回来，不就做了？”

“不会的，真的，脱了衣服，想到你，突然软了。真的，没有骗你啊。”

“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嗯？不能满足你吗？还是，跟我在一起後悔了？”

“不是不是的。因为我哥们说我……说我不行了，我喝了一点酒……你从来不让我上你……”

“上我？！”钱程的火一下子窜了起来，握住高明的腰，死命地往上顶：“你凭什麽上我？嗯？是谁罩著谁？嗯？是谁在酒吧吃摇头丸被警察抓起来了？是谁搞网吧被人骗了钱了？嗯？是谁喝得烂醉，要我拖到医院里去洗胃的？嗯？”

高明的呻吟越来越响：“嗯嗯……好舒服……啊啊啊……再用力一点……我是没有出息……哈……可是你那麽漂亮……我当然也想上你啊……”

钱程一起身，把高明抱了起来，一转身，将他丢在沙发上，又猛地扑了上去，性器在高明的身体里面转著圈：“上我？你做白日梦呢……我怎麽能把自己交给你……嗯？你靠得住吗？你能让我信任吗？”

高明舒服得眼泪都流出来了：“啊啊……我喜欢你……是爱你的……嗯……这麽久你都不理我……啊啊……想死你了……”

“当初你招惹我，就因为我长得漂亮吧！”钱程的力气越来越大，将高明顶得头都昏了。虽然是个不入流的小子，可是这样子，还真招人疼。一混世魔王，就把自己给困住了。出去见朋友，都拿不出手。

“喜欢漂亮的，也有错吗？对对，那里，啊，爽死了。程程，再用力一点！”

“没错。不过，漂亮的多了去了，去找别人啊！”钱程对准那个让高明销魂的地方，使劲地撞去。这小子，只有在这个时候还有点儿人样。

“找了……啊啊……轻点儿，要死了……嗯哈……可是人家再怎麽好看……我都只想著你啊啊啊……”高明的声音变成了奇怪的腔调。

钱程的心软了，伸出手，去套弄高明已经开始流泪的性器：“你发什麽神经，到我们公司投诉，嗯？”

高明噘起嘴：“亲一下。”

钱程低下头，温柔地吻上这个男人，比自己高大，却被自己干的鬼哭狼嚎的男人。

高明喘了喘气：“你都不理我……嗯哈……电话也不接……你家里你老妈好凶……差点打死我……你又不让我去公司找你……啊啊啊……你那些朋友都看著我不顺眼……”眼泪掉下来了，半是舒服，半是委屈：“我不是没办法了吗？正好今天315……呜呜，想著去投诉……别人就不会怀疑……我们的关系了。”

眼泪越流越多，鼻涕都探出了头。

钱程叹了口气，温柔地撞击著这个人，手不停地搔弄著龟头，低声地骂道：“你还敢投诉，我还要投诉呢，找你妈去投诉，偷工减料，弄了个次品给我，我要退货。”

高明猛地擦掉鼻涕眼泪：“不行，不准退货。”

钱程薄唇一抿：“那也行。下次，你还自慰给我看，我就原谅你。”

高明顽劣的脸红了起来：“你要喜欢，天天给你看。”

钱程猛力地顶了起来。房间里，春意盎然。

高潮过後，钱程在高明的耳朵边说：“明明，宝贝，只说一遍，听著啊，你虽然是个次品，我也喜欢呢。爱你。”

高明紧紧地抱著钱程：“不准去投诉。不准退货。”

钱程轻轻地笑了：“谁要跟我抢，我跟他拼命。”

================= 完结 ====================

今天我生日

从小到大，一年里面最喜欢的日子就是我的生日，因为那一天，我最大。爸爸妈妈会给我买新衣服，新玩具，带我下馆子奢侈一下。或是买来大大的蛋糕，让我请同学一起来happy。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会给红包。如果那一天要上学，妈妈甚至会给老师打电话求情，让我把当天的作业推到第二天再完成，从小学到高中，哪怕是高三那一年都毫无意外。

所以我从小到大，都是爸爸妈妈的乖宝宝。偶尔淘气，考试不好，爸妈会发脾气，可是我一点儿都不怨他们。因为每到生日的那一天，妈妈都会满脸带著讨好的笑，小心翼翼在电话上给老师拍马屁，让老师开恩，第二天不收我的作业。那一刻，看著平时趾高气扬的妈妈低三下四跟老师打哈哈，我就知道，爸妈对我的爱，永无止境。所以呢，我懂事的那一天起就发誓，一定永远做一个孝顺的好儿子。

可是看样子我做不到了。因为我是一个gay。

只喜欢男人，对女人毫无感觉地我，不可能像其他的男人那样娶妻生子。我爸我妈肯定会伤心死了。

无论我再怎麽努力，光凭这一点，我就没法成为一个孝顺的儿子。

回到我们两人的家，寂寞无聊。上个月，恋人跟我吵了一架，离家出走了。我一气之下，跟著总工去了另一个市的分厂出差，一去就是一个月，那个挨千刀的，一个电话、一个短信也没有，上网，他的哭哭头像也一直黑著，把我气得要命。从来都是百般地宠著我，这下可好，把我晾了一个月了。

好难熬的一个月啊。反省一下，我固然有错，可是他也不该就这麽晾著我啊。四年的恋情，莫非就这麽散了？

还没处去哭去。我一向开朗大方，内心却很要强，不肯认输。丢人的事情，朋友那儿自然不肯开口。而我的爸妈，瞒著他们还来不及呢，还有脸去喊委屈？

昨天爸妈一个电话，说我生日，一定要回家吃饭，我才连夜赶回，谁知家里空空荡荡，那家夥，肯定这一个月也没有回家，到处都是灰尘，一切还是我离开时的样子。

我欲哭无泪，睡了一会儿，起床，打扫卫生，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，把自己弄得腰酸背痛。想起平日，这些事情都是他在做，我翘著腿做少爷，这下可好，得我自己弄了。

男人和男人之间，不能结婚，没有孩子，一旦闹僵，连个念想都没有。好惨。

我收拾好给爸妈的礼物，打了个车，没精打采地回家了。

一进门，吓了一跳。除了爸妈之外，家里多出了好几个人。曹新力，我堂哥，倪越荣，堂嫂，他们的儿子，曹荣，还有一个不速之客，是堂嫂的龙凤胎兄弟，倪旭荣。

我呆呆地看著他们，说不出话来。曹新力是我伯伯的儿子，年幼丧父，我爸一直支助他上学，毕业後又帮他在医院找了个工作，认识了同医院的医生倪越荣，结婚後一起去了国外。他们什麽时候回来了？

老爸还是不拘言笑的样子，看著我也不多说话。老妈就撑不住了。握住我的手，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：“多多，你怎麽瘦成这个样子？啊？吃了好多的苦吧？”

“怎麽瘦啊，我瞧他，倒结实了很多。只是精神不太好，呆会多喝一点汤。”爸爸面无表情地说著这些话，眼光却在我的身上转来转去，不肯离开。

我眼圈一红，眼泪终於掉了下来：“爸、妈，我挺好的。只是到别的地方，有点儿水土不服。真是的，现在才知道，全心全意、毫无保留地爱著我的，果然只有我的爸妈啊。”

旁边的三个外人一脸的黑线。最终还是倪越荣扶著我妈妈坐下：“婶婶，我瞧著多多啊，身子骨还挺不错的。再胖，也要减肥了。您不知道，当初我生了孩子之後，减肥减的那个辛苦啊……”

听著曹新力说著他们在国外的趣闻，嘻嘻哈哈的，心情倒好很多了。吃了饭，又分了蛋糕，一家人加上那一家人一起坐在客厅，吃水果。

“多多，有女朋友了吗？”妈妈突然问道。

我正啃著西瓜呢，被呛到，咳了起来。妈妈赶紧拍著我的背，帮我顺气。

有外人在这里，我还不好说什麽。敷衍一下？还是出柜？真是一个难题。

“实话实说吧，是不是有男朋友了？”爸爸的话，又让我呛了起来。我弯著腰，使劲地咳著，眼泪就这麽掉了下来。

倪越荣和妈妈一边一个，妈妈搂著我的肩也在掉眼泪，倪越荣抚著我的背，轻轻地拍著。

曹新力咳了一声：“多多，有人告诉叔叔，说你在外头跟一个男人同居了，是不是这样？”

我往前一挪，扑通一声，跪了下来：“爸、妈，对不起，我也不想这样。可是我没有办法。”

如果不是爱上了他，就算是gay，也打算瞒著掖著，熬不住了，随便找个人结婚。不想害不相干的女人，可是，也不想让爸妈担心。他们对我的毫无保留的爱，让我没法子往他们的心口上捅刀子。别人的话，别人的看法我可以不在意。可是他们，不行。

“你爸妈对你这麽好，你却做那些恶心的事情，你对不对得起生你养你的父母啊？”一直没说话的倪旭荣突然开口了。

我抬起头，愣愣地看著他，说不出话来。

“同性恋的路，你知道有多难走吗？我看，你还是跟那人分手算了，好好地找一个女孩子，结了婚，生了孩子，不正常也就正常了。”

我气得爬了起来，指著他的鼻子：“你算哪根葱？老子喜欢男人，关你屁事？”

“不关我的事。不过我姐和姐夫为了你，专门从国外跑回来，那就关我的事了。”

我站在那儿，两腿叉开，一手叉腰，一手指著他，宛如茶壶，偏偏壶里没有水，咕噜咕噜冒气，话却说不出来。

“你如果要玩，就玩好了。不过，还是要结婚的，不然，绝了後，你怎麽对得起你的父母？”

“我爸妈才不会在乎是不是会绝後呢？他们只是会担心没了孩子，就没有羁绊，以後会孤老终身。我爸妈才不会……才不会……”我的声音越来越小，回过头，见爸的脸色铁青，妈在抹眼泪。

我的气势顿时没有了。我这就算出柜了？

我走到电视机柜前，拿起鸡毛掸子，走到爸的面前，跪下，把掸子高高举起：“爸、妈，我不孝，你们打我吧。”

鸡毛掸子被爸拿走了，爸冷冰冰的声音传来：“打了你，你就跟他分手？你就做一个正常的人？”

我的身子塌下来了。他不在我的身边，我得独自承受爸的怒气、妈的哀怨，还有一家外人的同情与厌恶。我的生日，我最爱的一天，我却要承受从未承受过的痛苦。

他不在我的身边。

我的眼泪掉得更凶了。

我不是娘娘腔，我是一个大男人。虽然像女人一样喜欢男人，可我仍然是一个男人。我打碎牙齿和血吞，我宁可流血不流泪。我……就是控制不住我的泪水。

“不如，还是算了。回头是岸，你父母总归会原谅你的。或者，找个女人，生个孩子，以後就不怕没有人送终了。”倪旭荣的声音真真切切地在耳边响著。

我趴到地上，泪水汹涌而下：“我喜欢他，爸，真的喜欢。我不能忍受他和别人在一起，他也不喜欢我和女人结婚生孩子。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”我号啕大哭。

妈抱著我也放声痛哭。

爸妈对我的爱是最无私的。他们生气，他们愤怒，也是因为怕我过得不快乐。而他，虽然爱我，却不像我父母那样，在他们死去之前，对我的爱绝对不会改变。

所以爸、妈，对不起你们，只有让你们伤心。因为即使你们再伤心，也不会抛弃我。而他的心一旦被我伤了，就会离我而去。

可是我爱他，只有冒这个险。哪怕以後爱情逝去，感情不再，我们会分开。此时，因为爱著他，愿意自己受委屈，也自私地让父母难过。

所以对不起，生我养我的父母。除了不能结婚生子，对於你们的爱，我不亚於任何为人子女者。

曹新力又在拼命地咳嗽，咳完开口：“叔叔，多多的性取向可能是天生的，难以改变。”

“我也是一个医生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虽然可能是基因突变，不过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”爸爸的话成功地止住了我的眼泪。我抬起头，泪眼朦胧地看著他。他仍然很严肃，却不是绝望，有些伤心，并不愤怒。

“我倒有一个办法，可以让多多以後的日子容易过一些。嗯，让多多到美国去，在那儿生一个孩子，再回来，别人要问起，就说结婚了，又离了，就这样。”曹新力满意地摊摊手。

我匪夷所思地看著他，满脸的泪痕，哽咽地骂道：“哥，你也被我气糊涂了？别说到美国，就算是到火星，我也生不出孩子啊。”

曹新力倒笑了：“我跟你嫂子再厉害，到目前为止，也没有办法让你亲自生孩子。不过可以找一个代孕母亲啊。”

我拿著袖子擦著眼泪鼻涕：“哪有那麽好的事情啊，代孕母亲，好麻烦的，而且到时候生了孩子，她如果想要，我怎麽跟她争啊。”突然反应过来，看向爸妈：“爸、妈，你们不生气？”

爸爸别过脸去，不看我。妈妈搂著我，眼泪还不停地落下：“爸妈疼你，你不是不知道，就算生气，难道忍心逼你？”

出乎意料。大大地出乎意料。爸妈在做出让步：“果然，”我低声地说：“你们才是最爱我的啊。”

倪越荣也开始咳嗽了：“嗯哼，多多，你别担心，我可以给你提供卵子，提供子房。叔叔婶婶，你们也放心好了。”

我突地回过头，再一次地目瞪口呆：“我要你的卵子和子房干什麽？”

几个人都笑了起来。我恍然大悟。原来嫂嫂愿意做那个代孕母亲。

爸爸疲倦地说：“好了好了，好好一个生日，弄成这个样子。旭荣，你帮我们把多多送回去吧。他那个样子，被外人看了，还以为我们两口子把他怎麽的了。”

我不敢看爸爸，抱著妈妈腻了一会儿，收拾起妈妈给我准备的卤菜，跟著倪旭荣上了他的车，也不说话，只看著窗外。

我恨他。他凭什麽那麽对我说话？

到了家，倪旭荣帮我提著东西，送我上了楼，开门，打开灯，我刚准备叫他滚蛋，却被他一把抱住，臭烘烘的嘴就凑了上来，吻上了我的唇。

我拼命地挣扎。无奈他的力气比我的更大，我怎麽也挣脱不开。差不多快被他吻断气了，才被放开，被他紧紧地搂在怀里，听他絮絮地念叨：“多多宝贝，可想死我了。你怎麽瘦成这个样子？”

我没好气地推开他：“老子一个人在外面拼死拼活地赚钱，当然辛苦了。滚开，老子身上臭死了。”

那家夥嬉皮笑脸地跟了上来：“今天多多过生日，我帮多多洗澡，好不好？”

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，不理他，到了浴室，脱了衣服，开了热水，自顾自地洗了起来。

那家夥在敲门：“多多，怎麽把门锁上了？乖，开门哈，一个月没见，想死你了。”

不理他。

冲著头发，一个温热的身体靠了过来，将我紧紧地搂在怀里：“宝贝，那天我真是气得够呛。你说怕你爸妈伤心，要去相亲，要结婚，要生孩子。我算什麽？地下情人？所以一气之下，就冲出去了。结果第二天回来，你就不见了。我吓坏了，到你们单位一打听，才知道你出差去了。去多久，不知道。我就想啊，要留住你，有什麽办法？我知道你爱我，可是你又不忍心你父母伤心。我愿意跟你白头偕老，可是你的顾忌我却无法消除。我慌了神，不知道该怎麽办，就打电话给了越荣。”

我转过身，那家夥乘势将我搂得牢牢的，手开始乱动起来。

我一巴掌推开他，见他满脸的哀怨，人也瘦了。我冷静了一下，说：“那时是我钻牛角尖了，对不起。”却见他腰腹上青青紫紫的，大腿上也有瘀痕，将他转了个圈，背上居然也有瘀痕。我的眼泪再一次忍不住掉了下来：“这……这是我爸打的？”

那家夥又将我搂住了：“皮肉伤，不碍事。如果是你自己去出柜，你爸打你，我心疼，他也会心疼得不得了。不过越荣在旁边，你爸还算手下留情，没有把我打废了。”

我说不出话来。他挨打，难道我就不心疼？嘟噜著说：“怎麽把我哥和你姐喊回来啊？”

“我琢磨著，婚，我是不会让你结的，孩子的事情，倒是可以考虑。不过找人代孕，人家做母亲的不肯放孩子的话，咱也不能去抢啊。正巧我有一大我几分锺的姐姐，她老公又是你的堂兄，到时候他们不肯放孩子也不错，他们帮我们养著，咱们捡一个现成的便宜。”

我忍不住笑了，这家夥，满脑子的鬼主意，当初把我弄到手，现在又把他姐姐姐夫拖下水。轻轻地捶了他一下：“你还真行。我哥那是个人精，居然被你耍得团团转。”

那家夥舔著我的喉结，手伸到我的屁股，不停地揉著，呵呵地笑了：“他活该，谁让他临出国前托我照顾你的？我要把这话跟你爸一说，你爸还不得打死他？不过越荣也够狠的，赏了我好几个耳光。”

我把右腿抬起，圈住他的腰，让他的手在我的後穴出入。我咬著他的肩膀，恨恨地说：“你居然在我家那样说我？！嗯？！拿我说的话来噎死我？！”

那家夥一用力，把我托了起来。我的背靠著冰凉的墙壁，胸口却贴著滚热的身体，感觉他的欲望慢慢地进入我的身体。熟悉的快感，让我一身的血液乱流。感觉，浴室里的空气不够用了。

他慢慢地抽插著，吻著我的脖子，声音有点儿含糊：“你爸妈虽然答应了，可是还想给你一个反悔的机会，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，看你是选择我还是他们。宝贝，虽然你选择坦陈相告，我却很不爽。”他猛地用力顶了起来：“你居然说只有你爸妈才会那样毫无保留地永远地爱你，那我对你的爱，难道少了吗？”

“嗯……啊啊……我是gay，他们仍然爱我。我要结婚，你就不会爱我了。啊啊，你……轻点儿，要死了~~~”

被我一句话呛得无言以对的他，拼命地用力撞击我，直到我晕过去。

朦胧中，有蚊子在耳边说著人话：“父母的爱是无私的，恋人的爱却是自私的。这两种爱，都有了，才会真正的幸福，是不是？宝贝多多，生日快乐。还有，我爱你，毫无保留。”

我挥手赶走蚊子，就听“啪”的一声，睁开眼睛，就见那家夥左脸上有著红印，我的手也发麻，看样子是打到他的脸了。干笑两声，抬起头，在他的唇上吻了一下。

那家夥立马喜气洋洋，爬上床，搂著我：“多多，生日快乐。”

我笑了，又皱起眉头，爬起来要上厕所，然後“啊”的一声大叫：“为什麽？你给我穿上红裤裤？”

“二十四岁，本命年啊，穿红裤裤，辟邪嘛。”

“辟个屁！”我笑著骂道：“碰到你，才是真的撞邪呢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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